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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虽然在古代漫长的时间里一
直是中国北方人的主食，但因其产
量低、不好消化，自身存在着很多缺
陷，今天主要作为杂粮供人们搭配
食用。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
六记载了宋金对峙时的一个事件：

“是时，龟山沿路有金人遗弃粟米
山积……成闵之众多福建、江浙
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不下
二三百人。”南宋绍兴三十一年
（1161），金兵南下攻打江苏盱眙，
南宋大将成闵列兵南岸与金人对
峙，当时南宋拨给诸路士兵的粮饷
本来就不足，加上连日大雨，粮草
补给困难。金兵退兵后留下了大
量的小米，其他几路军队都能靠着
缴获的小米维持，唯独成闵统帅的
士兵都是闽浙人，不吃小米，每天
都会饿死二三百人。也就是说，那
些闽浙士兵，因为吃不了小米饭，
很多人被活活饿死。

小米细火慢煮，熬成小米粥，很
受北方人喜爱，但蒸成饭吃，却干涩
难以下咽。所以，谈到八路军当年抗
战的艰苦，常常会用“小米加步枪”
来形容。由此看来，古人的生活与今
人比起来，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还有种观点认为，“五谷”中的
稷，指的是高粱。如今的餐桌上，
高粱成为不多见的“稀客”。即使
我国的中部地区，掺了高粱面的花
卷、窝头也不是主流食品了。而在
曾经以高粱米饭为主食的东北地
区，它也早已“隐退”。更多出现在
人们视野中的，则是化作无色液体
的高粱——白酒。在我国诸多白
酒的配料表中，高粱都是绝对的

“A 角”。
高粱籽粒外皮含有大量的单

宁，这是其适合酿酒的重要原因之
一。但单宁入口有苦涩的感觉——
葡萄皮和葡萄籽苦涩的口感正缘于
其富含的单宁，红葡萄酒的口感也
主要来自发酵氧化的单宁。单宁与
蛋白质结合形成的胶体又难以消
化，所以它作为粮食的口感较差，一
直都不被人们喜欢。但在我国粮食
史上，尤其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
高粱的地位却相当高。

相关出土文物及农书史籍证
明，高粱种植最少也有5000年的历
史。多数研究者认为，高粱原产于
非洲埃塞俄比亚，传入印度后再进
入我国。至今，非洲还是高粱变种
最多的地区。在 1936 年斯诺顿

（Snowden J. D.）高粱分类系统的
31个品种中，有28个品种起源于非
洲，其中20个品种起源于非洲东北
部的扇形区域内。在158个高粱变
种里，只有4个品种起源于非洲以
外的地方。也有部分专家认为，高
粱原产于我国。在我国，高粱俗称
蜀黍、芦稷、茭草、茭子、芦穄、芦粟
等，南北各省区都有种植。其特性
是喜温、喜光，耐高温，适应性强，分
布于世界的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
区，主产国有美国、阿根廷、墨西哥、
苏丹、尼日利亚、印度和中国。

高粱米在中国、朝鲜、俄罗斯、
印度及非洲等地均曾为食粮，既可以
做成高粱米饭，也可以磨成面粉，单
独或与其他粮食搭配做成面条、面
鱼、面卷、煎饼、蒸糕、年糕等食品。
由于高粱的产量上不去，经济效益也
明显不足，近年来我国高粱种植面积
大幅减少，尤其是东北地区，曾经被
高粱覆盖的农田，大部分被玉米所替
代。随着我国高粱消费量的增加，自
产高粱不能自给，大部分依赖进口。
2014年至2018年，我国高粱表观消
费量都在800万吨以上，其中2017
年消费量为890万吨，来自于进口的
就达506万吨。

彼黍离离
豫北乡村，元宵节有“端灯盏

儿”“偷灯盏儿”的风俗。“端灯盏儿”
是广大农民的祈福活动，祈愿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对于七八岁到十
五六岁的少年们，这个活动充满了
神圣与乐趣。

元宵节这天，天擦黑时，家家户

户开始“端灯盏儿”。家庭主妇早早
地把发好、蒸熟的“黏面”做成各种各
样的“灯盏儿”：最简单的是圆柱形
的，有鸭蛋那么粗，在“灯盏儿”上端
捏一个边沿，使中间凹陷，插一截缠
绕棉絮、蘸了棉油的高粱篾（或苇
篾）即成。也有的根据位置不同摆
放不同的动物，比如放在大门口的

“狮子”，粮食囤上放的“刺猬”，水缸
里放的“青蛙”，鸡窝前放的“小鸡”
等，在它们身体的某个部位捏出边
沿，插上高粱篾。“端灯盏儿”之前，
先把所有的“灯盏儿”摆在案板上，
点燃芯捻，然后由孩子们端到各处
放好：所有门的门墩上，厨屋的灶
神前、锅台上、水缸里、牲畜圈里等。

“端灯盏儿”时，要小心翼翼地
用手捂住灯火，不能灭掉。放好“灯
盏儿”，还要看着，不让别家的孩子

“偷”走。等到“灯盏儿”灭了，才可
以收起来。收起来的“灯盏儿”，被
做成好吃的油炸年糕。

讲究的大户（人口多）还会祭
“十二月灯盏儿”：按一年12个月做
成12个“灯盏儿”（在每个“灯盏儿”
边沿分别捏1~12个“褶儿”），晚饭
后，把“十二月灯盏儿”点燃，摆在堂
屋当门的八仙桌上，上香跪拜。祭

拜完毕，女主人会等到“十二月灯盏
儿”自然灭掉后，检查代表每个月

“灯盏儿”的预兆：哪个月的“灯盏
儿”芯捻周围是干的，就预示着这个
月干旱无雨；反之，芯捻的周围是潮
湿的，就预示着这个月有雨雪。

半大孩儿们会组成“偷灯盏儿”
的队伍，三两人一伙儿，挨家挨户地
走，到了大门口，先躲在暗处观察，发
现有“灯盏儿”可“偷”，即火速出击，
把“灯盏儿”拿到手拔腿就跑。有时
候即使看护者在场，“偷”者也会趁
其不留神出手，几乎就是“明抢”了。

北方的小杂粮中，黍的种植量
不大，但还很普遍。如今，在豫北种
植的粮食中，黍几乎绝迹。“端灯盏
儿”的习俗也早就变了味：昔日黏面
做的“灯盏儿”，如今变成了小蜡
烛。孩子们“偷灯盏儿”的活动自然
就没有了——形式还在，内核却发
生了质变。

现在，黍在我国粮食作物中按
产量已退居到第十位，还不到粮食总
产量的 1%，实在是无足轻重。但在
古代，黍却有着非常显赫的地位。

《黍离》是《诗经》中的名篇，开
篇“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提到的即
是当时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诗

经·魏风·硕鼠》中“硕鼠硕鼠，无食
我黍”，其实是用“黍”指代粮食的。
《吕氏春秋》《史记》中提到的粮食作
物，也均有黍。我国古代还用黍百
颗排列起来，取其长度作为一尺的
标准，叫黍尺。横排的称“横黍尺”，
纵排的称“纵黍尺”，旧制的尺即是
纵黍尺。横黍尺的一尺大约是纵黍
尺的八寸一分。由此可见，黍在古
代是被广泛种植和食用的。

黍，古称糜子，即黄米的原粮，
原产地在我国北方，是古代黄河流
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习惯上，
黍、糜都是指一种粮食，有糯性与非
糯性之分，去皮后都叫黄米。糯质
黄米，可以做年糕、粽子。非糯质黄
米，与小米类似，以食用为主，煮粥、
做米饭、酿酒均可。有些地方对糯
性黍与非糯性黍的叫法不同。比如
陕西，把糯性的叫黍，黍米叫“软
米”；把非糯性的黍叫糜，糜米叫“黄
米”或“硬米”。

黍是与粟一同走进人类农业
史的，与粟有着共同的特点：耐干
旱、贫瘠，不怕盐碱，适应性强。这
在农耕之初种植技术、土
地质量低劣的条件下，尤
其重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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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画） 刘洪海

由原中书协主席张海先生题
写书名、傅文治编著的《书谱释要
与临摹》，日前正式由河南美术出
版社出版。

《书谱》不仅是一部著名的书
法理论著作，也是一部杰出的草书
名帖。不论是作为书学理论，还是
作为草书名帖，千余年来，都对后
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但是，
这部以草书为载体、以浩浩长卷为
其展现形式的理论著作和法书名
帖，因其识读困难，为后世学习、临
摹带来诸多不便。同时，自《书谱》
问世以来，对其理论阐释或法书解
读的书籍可谓多矣，但是，或以理
论为重点，或以艺术为重点，使得
理论文本和艺术范本割裂开来，既

有违《书谱》的初衷，又为学习研究
和临摹带来困难。

源于斯，《书谱释要与临摹》
作者积平生之所学，以深厚的文
化功底和书学功底，将《书谱》以
段落为单元，以右图左文的模式，
从理论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释读
和艺术范本的解析几个方面切
入，对《书谱》进行重新架构，以特
殊的展现形式，为广大读者分享
《书谱》理论的奥妙和艺术的魅
力，不论是就其理论的阐释，还是
草书法帖的临摹指导，《书谱释要
与临摹》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实
用价值，是一切有志于书法理论
研究和草书学习实践的书法家、
书法爱好者所需的良好范本。

♣ 宋云龙

《书谱释要与临摹》：书法爱好者的良好范本

他与她的相识是在市人民医院。
那一次，在一场扑火的任务中，他

冲进火海，接连救出三个人，又返回现
场时被一股热浪击倒，所幸戴着防护面
罩，未伤及面部，只是胳膊、胸部有不同
程度的灼伤。她是照顾他的护士。住
了一个月的医院，两个人的关系有了质
的提升，由最初的护士和患者的关系，
升温为男女朋友关系。

起初，他还有点犹豫，说：“我是消
防兵，平时的工作很危险……”

“不吉利的话不许说。”她用小手捂
住了他的嘴。从他平时的谈吐中，她已
了解到，他的两个战友都在执行任务的
过程出了意外。

他扒拉开她的手，喘着气说：“再捂
一会儿我就‘酒驾’了。”

她扑哧一声笑了——自己的手刚
用酒精消过毒。她说：“嫁给军人就意
味着奉献和牺牲，但我乐意。你知道
吗？当年咱这里送新兵打出的那条横
幅就是我的主意。”

“哪条？”他扑闪着眼睛，他真的不知
道。他才入伍两年，还是个新兵蛋子。

她嗔他一眼，张了张嘴欲言又止，便
给他回复了一条微信。微信的内容是：

嫁人就嫁兵哥哥。他的心里像平静的湖
水一下子荡漾开了，这才接受了她。

等到两个人步入正常的恋爱轨道。
他才发现，她的工作比自己还要忙，每天
从没按点下过班，微信都没时间回复。
只要他有时间，每次在医院门口等，都要
等到月上柳梢头。他算得上一个暖男，
在等她的时候，手里提个保温桶，有时候
是饺子，有时候是馄饨，有时候是米线。
她下了班，看到保温桶里热乎的美食，比
见了亲娘还亲。她一边狼吞虎咽，一边
享受着他的唠叨，无非是工作上的琐碎，
或者是听来的笑话。那一次，他来了兴
致，哼唱起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里的
唱段：“月光下，我把她仔细相看，只见
她羞答答低头无言……”他五音不全，
嗓音像狼掐着了脖子似的，一边唱一边
比画着动作，乐得她嘴里没来得及下咽
的饭喷了他一身。

新冠疫情暴发后，她更忙了，总是
聚少离多。他曾抱怨道：“我们都快成
牛郎织女了。”

她朝他眨巴两下眼睛，抱歉地说：
“想我的时候你就问月亮。”那时候，网
上正流行这么一首歌曲。

她报名参加当地医疗小分队支援
上海后，一个人的晚上，面对挂在天上
的明月，他经常哼唱《想你的时候问月
亮》：“想你的夜晚总是很漫长，萧萧的
冷风还带着寒霜，远隔千里你身处在他
乡，苦苦滋味我独自去品尝，问问月亮
思念它有多长，你是否也会把我去守
望，无法忘掉你旧时的模样，想你的心
伴着淡淡忧伤，相思的泪水在不停流
淌，只有默默地遥望着远方，把那相思
的苦深深埋藏，等你在那曾经的老地
方……”有时候，唱着唱着便泪流满面。
他对她说过，这首歌就是为他写的。

每天从新闻上看到上海疫情变换
的数字，他的心像被人揪住似的，紧紧
的，既为上海人难受，同时又在为她担
心。好在武汉暴发疫情的时候，她曾去
支援过，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不过，她
一定很累。为了缓解她的紧张和压力，
他在微信上一番恩恩爱爱祝你平安之
后，留言道：我现在已经不再是狼吼了，
已经达到专业的歌唱水准了。

看来她的确忙，顾不上卿卿我我，回
复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我很好，你放心。

有一次他忍不住问道：预计上海的
疫情什么时间能过去？

她说：全国各地都来守“沪”，上海一
定没事的。现在的上海好比初一的月
牙，要不了多时，就到了月圆的那一天。

他发了个微笑的表情包，同时回
复：有你在，上海的月亮一定会皎洁而
明亮。她的名字叫月亮。

“亲爱的你不知现在怎样，夜深人
静时是否把我想，月亮恰似你那甜美脸
庞，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他不
知道，每天下班后，听着他的歌声，月亮
的眼里也会涌出泪来；听着他的歌声，
满身的疲惫便会烟消云散，再接班时，
依然精气神十足。

♣ 侯发山

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郑州地理

♣ 欣 然

茫茫皛泽说不尽
汉字里有那么一部分字原本只一

个读音，只用于表达一个地名、物名，后
来又延伸出别的意思，一般与原来的
名词意思相关。这样的字，在今天往
往属于生僻字，已很少使用。例如

“皛”，读“Xiao”，基本释义是皎洁、明
亮的样子。而最初据说仅用于表达皛
泽这个地名。

皛泽是古代一处大泽的名称，位
于郑州东南部，是圃田泽的一部分。

今天的郑州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干燥少雨，然而在 3000年
前，这里却气候湿润，森林成片，水乡泽
国面貌如同今之江南。那时候，郑州
地区的大泽，著名的有荥泽、圃田泽、萑
苻泽等。除了荥泽在今之郑州西北
部，其余两个均在郑州东部。这些大
泽如今都消失了，郑州东的中牟县北
部，至今仍水草丰茂，烟波浩渺，或许就
是大泽的遗韵。而中牟县南部的皛
泽，早已荡然无存。

历史记载，春秋时期的皛泽有上
万亩，在今天的中牟城关南30公里，覆
盖今中牟、尉氏、新郑三县交界一带，最
南延至洧川、长葛县域。勘探发现，中
牟黄店附近为皛泽东北岸，愈向南水
斑愈重，其丰沛浩渺的水面到宋代还

存在。明代时环境巨变，郑州地区开
始干旱，风沙严重，水面萎缩，大泽的水
面各自断开，形成所谓中牟“八泽”。八
泽多在中牟县北部，县南独有皛泽。
皛泽萎缩迅速，为了保住这片水，知县
陈幼学、韩荩光等明清时期中牟主政
者相继筹资疏浚，但到清朝中期，还是
淤没了。

皛泽存在的几千年，哺育了一代
又一代岸边百姓，也成为中华文明的
发源地之一。

正史对皛泽的记载不多，皛泽岸
边的民间传说却很丰富，其中最吸引
人的是孔圣人为皛泽起名字的故事。
据说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孔老先生欲
为圣明除弊事、为万世开太平，不惜衰
朽残年，携徒带书，牛车劳顿，风尘仆
仆，周游列国，磨破鞋底，传播他的治国
理政理想，也就是仁政思想。他离开
鲁国一路向西，过卫国，穿宋国，跨陈
国，抵达郑国国都新郑的东部屏障马
陵岗时，迎着上午太阳白辣辣的光，以
手遮额，向东眺望，蓦然望见一大片白
茫茫的水，波光粼粼，云影天光，风景无
限，顿觉胸怀开阔，心旷神怡，情不自禁
叹道：“白茫茫者，皛也。”于是，这个大
泽就拥有了一个独特而美丽的名字

——皛泽。于是，大泽周围的陂地、陂
地中的高岗都有了名字：皛泽陂、皛泽
岗、皛泽保、皛泽里……

圣人首称的皛泽今天渺无踪迹
了，曾经的水面成为肥沃的土地，但与
皛泽关联的土地上的地名还在标记着
土下的水泽：湾王、陂刘、陂赵、耿陂、野
王、野张等，都是水岸边的村庄。这些
地名还在怀念着水泽。

因为是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起的名
字，皛泽周边的百姓很注重耕读传
家。皛泽陂的中心地段有个千年名
村，叫皛店，村里有“百忍堂”、张家和孔
家等，都是有名的书香门第。音乐家
孔建华被称为“东方魔笛”，他的著名笛
子曲《故乡的回忆》，怀念的就是皛店。
皛店村是三县交界一带的名村，其文
明村风，也早已成为皛泽一带的传说：
村里童叟无欺，别的村械斗，亲戚来皛
店村求援，皛店人不是参与械斗，而是
劝和息事。文明带来富裕，皛店村成
了周围村庄人的向往之地，争相跟皛
店人攀亲结缘。

皛泽之畔的冉家村，据说是孔子
学生冉有的后代所居，出了明代政治
家冉鼎、冉崇礼，清代理学家冉觐祖
等。此外，元代政治家、军事家张珪，明

代政治家张孟男、文学家张民表来自
皛泽岸边的土墙村；铁府村是明代政
治家、军事家、忠臣义士铁铉的故里；冯
杨村是华东野战军优秀指挥员、新中
国第一任中牟县长冯国彦的故乡。

中牟县南多是黄沙流动的沙乡，
拜皛泽所赐，马陵岗一带却是硬沙地、
红黏土、裂姜石多层叠加的土质，土壤
中贝壳累积。韩家陂的黑胶泥地，不
仅适合种植庄稼，还是烧砖旋瓦的优
质材料。陂董村的盐碱湿地如同盐
池，可以煮制烧碱。

沧海桑田。皛泽变成了原野，国
际航空新城的发展蓝图聚焦在古皛泽
的大地上，郑州高铁南站就选址在皛
店村的街巷，皛泽陂、皛泽岗完全融入
了都市，与城区融为一体，孔老先生有
知，定会再叹“逝者如斯夫”。

古泽的湖水、陂地的庄稼、岗陵的
民居、“百忍堂”、土墙、铁府、冉有的传
人，都随时光演变，由实物升格为文化
符号，进而为精神符号，珍藏于历史，或
被高速列车载着，把皛泽的新辉煌展
示到全世界。

茫茫皛泽，飞鸿远影，化作大地深
处的泉源，仍在滋润着这方土地，养育
着这方人民。

新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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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 平
♣ 高玉成

知味

戚戚牙
♣ 贾国勇

戚戚牙有着倔强的生命力。经
暖暖的春日照耀，铺天盖地的戚戚
牙就从地皮儿下面钻了出来，染绿
了农村的田间地头，沟沟坎坎。这
是一种贴着地皮儿生长的野菜，地
皮儿下面布满了如蛛网般的根茎，
向四面八方延伸。更像是耐割的韭
菜，一茬茬地割，一茬一茬地生。昨
天人们采摘戚戚牙的地方，一场春
雨过后，又冒出了嫩绿的幼芽来。

戚戚牙是野菜的一种，和荠荠
菜、面条菜、马齿苋比起来，生长的
环境不过更随便罢了。田间地头，
或者是路沟边、房屋后，甚至是乱坟
地，都能看到戚戚牙的身影。不过，
即使是在那些物资供应不甚丰裕的
年代，戚戚牙也不是人们爱吃的野
菜。其味道苦涩，即使是经过了焯
水，吃在嘴里依然有淡淡的苦味，更
不用说来自大自然的芬芳了。除了
味道发苦之外，戚戚牙还有一种让
人不能接受的毛病，她的叶子上长
满了尖锐的刺，一不小心，会刺破采
摘者的手指肚，沁出一滴鲜红的血
珠。所以，采摘野菜的时候，人们
对戚戚牙畏惧三分而不屑一顾。
因为很少有人采摘的原因，在我童
年的记忆中戚戚牙生长得非常旺
盛，放眼望去，随时都可以找到她
的存在。不像荠荠菜、面条菜、马
齿苋这三种野菜难以寻找，转悠一
下午也只能采摘半竹篮子。

戚戚牙的学名叫小蓟，概因为
蓟的谐音，在故乡才有了戚戚牙的
俗称。因其含有丰富的生物碱、挥
发油、大蓟甙、柳穿鱼苷等，对溶血
性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有较好
的抑制作用，被人们称之为生长在
田间地头的“创可贴”：掐下戚戚牙
叶子在手中，揉搓得软软的，绿色的
汁液开始浸出来时，就可以敷在创
口止血了。年少的时候，我患上了
流鼻血的毛病，整个人面黄肌瘦。
村里的赤脚医生介绍了一个土方
子：春天的时候，采摘嫩嫩的戚戚牙
叶子收藏起来。鲜嫩的叶子揉搓了
可以堵塞鼻孔止血；晒干后，可以
用来泡茶喝。就这样，在不知不觉
中，爱流鼻血的毛病竟悄然痊愈了。

后来，因为受到外来的刺激，
母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过，每
到春天，疯疯癫癫的母亲总不会忘记
去地里采摘戚戚牙。为了去除戚戚
牙的苦涩，母亲会把拌了面的戚戚
牙在阳光下曝晒很长一段时间，直
到戚戚牙晒得软软的，外面的面粉
紧紧黏在上面，才放进锅中去蒸。用
这种方法蒸出来的戚戚牙，不仅苦味
儿减少了很多，吃起来还有一种筋筋
的感觉，比起其他的野菜更有嚼头，
这让我转变了对戚戚牙的成见。蒸
戚戚牙的母亲面容神圣，没有了精神
病人的痴呆，那种天生的母爱表情，
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

在举家搬迁至这座城市之前，
每到春季，我会和孩子们一起去野
外采摘戚戚牙蒸菜吃，给他们讲我
童年的故事，尽管他们听得极不耐
烦，不过，我用母亲的方法蒸制的
戚戚牙却能让他们垂涎欲滴，也只
能边憋屈地听着我讲故事边采摘
戚戚牙了。

这些年来，各种各样的野菜开
始走俏都市，一些有商业头脑的农
民还开辟出专门的土地来种植戚
戚牙。故乡的亲戚告诉我说，商人
到村里收购野菜时，戚戚牙的价格
总是比其他的野菜贵上两倍，一斤
戚戚牙顶得上两斤麦子的价格。
所以，出现在城市超市里的戚戚牙
也成了珍稀之物，即使狠了心购
买，也不过是解解馋而已，无法如
童年时那样大快朵颐。

近年来，一些网友似乎和“躺”字较上了
劲，先是有“葛优躺”，后又有“躺枪”，如今又
来了“躺平”；以后还有什么“躺”或者“躺”什
么的，也未可知。

躺，的确是一件再舒服不过的事情。劳
累了一天，往床上一躺，顿觉浑身上下每一
个零部件都仿佛被拆卸开来，散落到床上。
你看人家葛优，骨瘦嶙峋的小身板子，往宽
大肥厚的沙发上一躺，像泄了气的皮球，又
像稀软有待下锅的油条，一不小心下到了沙
发上，浑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和沙发黏糊在
一起，揭都揭不开；那舒服劲，不然咋叫“葛
优躺”呢。

躺虽然舒服，但有时也未必安全。曾有
媒体报道过一个醉汉，半夜三更醉卧街头，
横身一躺，睡得不省人事；一辆汽车急驰而
来，黑咕隆咚看不清楚，躲闪不及，结果就可
想而知了；还好，总算是没出人命。这种好
端端的没招谁惹谁，只想就地躺一躺就招来
横祸的情况，被网友称之为“躺枪”。

“躺平”又是咋回事呢？这个问题我倒
也留意了一下：有人说是妥协，有人说是放
弃，有人说是表达不满，也有人说是超然于
激烈竞争之外，独步于“压力山大”之边等。
我就纳闷儿了，好端端的那么多词可以使
用，干嘛非要和人家“躺”字较劲，难道“躺”
就没有自己的解释吗？难道“躺”着不舒服，
非要让人家中“枪”吗？就这么一个“躺”字，
被人搞出多少是非曲直来啊。

葛优的一“躺”，只是想舒舒服服地歇一
歇、休息一下；如果《我爱我家》中的老爷子
照他肩膀上拍一巴掌，他浑身上下散落的零
部件保管“咣”的一声紧急集合，一个鲤鱼打
挺就跳起来，屁颠屁颠跑去干他的活了。如
今这“躺平”可不一样，这一“躺”，是“平”着
了的，随你咋拍咋叫他都没反应，是决心赖
着不起来了。你说前面自行车来了，他不起
来；你说汽车来了，他还是不起来；你说消防
队的汽车来了，难道他还敢不起来吗？

言归正传。从“葛优躺”到“躺枪”再到
“躺平”，“躺”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躺”是
为了休养生息、恢复体力，起来更好地工作，
还是“躺”在那里逃避现实、躲避困难，当装
睡的人。如果是后者，不管有什么理由，找
什么借口，也不管你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仍
不过是怯懦的表现。

“躺”是一件舒服的事，但不是一件用来
逃避的事；想靠“躺平”逃避点什么，网友们
早已给出了结论——迟早得“躺枪”！


